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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；研究对象自述可能存在信息偏倚。另外，自检

试剂种类繁多，有血液、尿液和唾液HIV自检试剂。

在 PrEP随访服务中提供有质量保证、准确度高的

HIV血液自检试剂，将利于PrEP参与者对HIV检测

服务和自检服务的使用。

综上所述，MSM参与 PrEP者HIV自检行为的

比例较高，但高年龄组、PrEP服药方式为事件驱动

服药及未使用过新型毒品的MSM对HIV自检行为

比例较低。为评估 PrEP使用效果及依从性，需为

HIV自检比例较低的MSM提供更完善的自检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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